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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勇

喜欢“荡漾”一词，具扁舟、浮萍
意象，融自由、旷远况味。有时遐想：
家乡盐阜，“荡漾”一词最适合哪一处
景致呢？

最初，我想到的是马家荡。
自然就想到萧红的句子，“小风

开始荡漾田禾，夏天又来到人间，叶
子上树了。”有一段时日没有去马家
荡了。

马家荡是水做的，水域大于陆
地。屈指算算，我来马家荡近20回
了。那一年首进荡区看新奇，周遭的
芦苇似乎都将盛夏的浓绿召集而来，
荡里荡边堆绿积翠。在岸边，那位高
挑的渔家姑娘，一弯腰，右肩扛起竹
篙，再一起身，将小船弹离岸边四五
米远，未等船上的我们反应过来，她
借着竹篙，一按一跃，轻盈而又沉稳
地落在船尾上。小船晃了几晃，复归
悠然，伴着轻柔的水声和芦枝荻叶扫
过衣衫的窸窣声，一路向澄碧与浓绿
深处驶去。抬目看了一眼，撑篙人碎
花白衬衫在腰处束进蓝色长裤，在身
后碧翠芦丛映衬下，一张挂着汗珠的
瓜子脸蛋格外清秀、美丽。

炎热被苇梢举在空中，水道里不
时传来凉爽的“穿巷风”。

有人起哄，让她来一曲民歌什
么的。

她面色泛出红霞，说自己的歌
喉被荡里的鸟雀借去了。看荻叶和
我们都在风中摇头，于是，她就讲起
了“八八六十四荡，首荡是马家荡”，
讲起了“马良独修金山寺，不用江南
一锹土”。彼时，感觉她的声音，碧水
浣洗过一样，散发清芬之气。

再度漫步马良湖畔。抬眼，湖面
端出一幅南飔碧波图，粼粼波光就有

“同胞合母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树生”
之趣味。

荡漾，让水面不断翻新，绽放花
纹、展览锦绣，传递天光、呈现活力。

马家荡在里下河地区有一“最”：
最低洼处，海拔-8米。这是古老潟湖
的长恋、迢遥大海的暗恋。历史需要
钩沉，钩沉需要“水下”，马家荡的历
史，是一座浩渺迷人的水荡博物馆。
在里下河地区，它又是一处具有天然
禀赋的荡漾之地。

马家荡还怀揣奇宝，这便是他

地不多见的息壤。息壤是它踮起的
脚跟，是它不沉的浮屠。有文友称
马家荡就是一匹马，能够伏下身子，
让浩浩荡荡的荡水驾驭，一颠一颠地
将声名送达诗与远方。我还以为，是
马家荡这片息壤，骑在一片水域之
上，带着荡漾的声名，走向世界。

其实，马家荡渴望高度，也需要
高度。高度属于视野与愿景。譬如
眼前的“马家荡之眼”摩天轮，譬如脚
下的古城楼。孩童乘上摩天轮，荡至
最高点时，他们看到了更加美好的未
来。登上古城墙，凭风四眺，近处，南
边有鹭鸟翻飞的万亩荡区，西边绿林
掩映黄墙的是正在扩建中的千年名
刹淮东古寺，东边正在规划着具有AI
元素的康养基地，北边是青绿四合中
露出灰墙黛瓦的六百余年穆沟古村
落；远处，凭借想象的翅膀，我似乎眺
望到繁华古镇“苏北小上海”益林的
霓虹标识。

“马良故里”，这是马家荡的标
识。既然是故里，马良不能只以石像
立命，他还理所当然地在古城二楼非
遗文化馆中安身。有了古城，马良就
可以回家！这是何等温情的安置：盐
城博物馆里，收录有“马良独修金山
寺”的典故和马良塑像的图片资料；
这是何等周到的安排：2010 年 12
月，《马良传说》成功入选盐城市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为重要
的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
佛教协会会长、镇江金山寺住持心澄
法师，莅临马家荡，亲笔题字：“马良
故里”。

马家荡又是画里水乡。在马良
广场、古城和乐园流连，我不时看见
一幅展现在多处的画面，这就是马
家荡标识：汉字“马”繁体，有灵动的
波光水色，有弯曲的河流，还有田田
莲叶、游鱼，唯“马首是瞻”而直立
的，是一支“毛笔”象形，它既是传说
中马良的神来之笔，更是他当年在
金山寺“上缘簿”上庄重承诺使用的
七寸之管。这一幅袖珍画面，美不
胜收、意蕴丰饶，俨然是一座富矿，
马良精神从中提炼，马良文化从中
挖掘，它是信有义、富怀仁，它是真
善美、风雅颂，它是文化、人文和德
润高地。

再一次登上穆沟桥，眼前的水面
让我禁不住想起去年孟夏，坐船沿水
路观赏水光天色、乔木农舍，导游姑
娘唱起了“拔根芦柴花花”，歌声婉
转，在我们心头久久萦绕。

十多年前，观看当地民间艺人
“荡湖船”表演，他们自编的唱词饶
有意趣，“你来荡，我来荡，一荡荡
到马家荡……”他们是刚刚洗脚上
岸的渔民，却又顾曲周郎，唱词用了
顶真、飞白、反复等多种修辞手法，
让我一听不忘。栖息穆沟民宿，我
的身心恍然回到曾经的歌谣中，惬
意地荡漾。

在穆沟民宿水汪汪、清凌凌的安
静中，灵感翩然而至，一首歌词浮现
在我的脑海：

“鱼儿荡，稻花漾，鱼米之乡马
家荡；风在荡，水在漾，风水宝地马
家荡；花香荡，月影漾，花好月圆马
家荡……”

碧波荡漾，我心荡漾。

黄河故道芦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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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盐城北乡的草堰口出生，一直
生活到六岁。草堰口没有荡，但河流不
少。九岁时，随父亲工作调动先后在建
湖县境西南荡区的荡中、颜单两个地方
生活过，且生活了10多年。因为有着北
乡模糊的生活记忆，就能感觉到北乡与
荡区的区别。

西南的荡区很大，包括沿河、恒济、颜
单、蒋营等镇。荡中如同它的名字，是湖
荡中的一个小乡，现在是居委会。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时，这里总面积15平方公里，
耕地仅0.35万亩，长芦苇的滩地1万亩，
其余皆为水面，不少人家以打鱼为生，荡
中全名叫荡中渔业公社，学校也叫渔民小
学。这样的一片荡区，据记载1987年出
产的鱼虾蟹就达1058吨。

荡里人与水的关系很亲密。在荡中，
出行多用船，船就是他们的双脚，几岁的
孩子用起船篙有板有眼。我和邻居曾坐
着船到另一个村看电影。春天乘船行于
荡中，看鹅鸭悠游，燕子掠水而过，会自然
吟诵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鸭子
是很有秩序感的动物，喜欢集体行动，张
家的与李家的不会混在一起。荡里的鸭
蛋也好吃。荡里人家用的多是小木船，放
鸭的、捕鱼的还不一样，最小的船长一米
左右，不会平衡的人一脚踩上去船就翻
了。荡里人家的木船多是家庭作坊做的，
沙庄以前有做船的师傅，一代一代相传的
手艺，师傅们也许不识多少字，但能讲出

很多制作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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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里多水，出门就看到水。颜单镇西
有沙村荡，南有刘家荡，还有一些无名的
野荡散落其中。

荡边多芦苇与蒲草，是大宗出产。芦
苇与蒲草靠着发达紧实的根系纠缠着生
长，有漂在水上长的，坐船经过时会看到
大片的柴滩上下晃动，也有扎在水边陆地
上生长的。柴滩是按家庭分配的，也是重
要的家庭收入来源。芦苇平时不用照料，
见风就长，但割柴草是辛苦的劳作，多在
深秋或寒冬，很冷的天气，带上一天的饮
食，吃在嘴里都是冷的，一直割到很晚才
回家。

离颜单不远的蒋营，即今天的九龙口
镇，一年苇蒲产量达几千吨。这些苇蒲都
被我们日常生活使用掉了，从盖房子、做
席子、当柴火，到装东西。芦苇，建湖人多
叫它芦柴，可能是芦苇可以做柴火的原因
吧。芦苇盘根错节的老根切成块状，是优
质柴火，耐烧。作为柴火的芦苇将食物烧
熟，这柴火的热量也化为我们身体的一部
分。我们在用了各种电器做饭之后，又怀
念起柴米灶的饭菜香，美食家们把这种香
气称作锅气。以前的芦苇用处很大，秋天
家家用芦席晒萝卜也是一道风景。芦苇
的根也是中药材，有头疼脑热，就拔个芦
根煮水喝。人去世后的丧仪中也用到芦
苇，但不知道先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选择芦苇。老辈人喜欢以“千根芦柴成把
硬”的俗话告诉后生团结的重要。荡里的
蒲分香蒲与菖蒲，能采蒲黄，编蒲包、蒲
团，做蒸笼垫子的是香蒲，香蒲并没有香
气，蒲黄是中药材。小的蒲包做蒲包茶
干，做出来的茶干有蒲草的香气，汪曾祺
先生写过，荡边做豆腐的人家也会做，以
前算是寻常物事。香蒲根就是淮安人“宝
贝”的蒲菜，荡里很少有人弄来吃，嫌麻
烦。端午节前，荡里的人下荡割艾草、菖
蒲，挂在门上，表达扫除瘟疫的祝愿，再摘
点芦苇叶包粽子，煮出来的粽子水当茶
喝，能清热解暑。荡里的芦苇有几种，有
牙痕的芦苇叶才能包粽子，还有一种高高
大大的，叫江柴，是搭黄瓜架豆角架的好
材料。大伏天做酱的时候，人们会到荡边
采粗糙有点扎手的叶子盖在酱饼上，等待
慢慢焐出酱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亲
密，而自然的馈赠又是如此丰美，可见保
护自然、感恩自然不是虚话。

除了芦苇和蒲草，荡里还有茭白、菱
角、芡实、芦蒿、荸荠、慈姑、莲藕等水八
仙，荡里的水八仙比河里种植的更鲜美，
荡面辽阔，水草丰美，自有一种旷野的生
机。荡里的荷花多开白花，藕农们会说，
红花莲子白花藕，开红花的莲子饱满，藕
不大，开白花的才能长出肥美的藕。荷
花开的时候，空气中都是好闻的味道，荡
里人称八月的莲藕叫花香藕，这是多雅
的叫法啊。人们喜欢用荷叶包东西，夏
天也会晒些荷叶泡茶喝，荷叶也是中药
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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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乡“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
散落式居住不同，荡边多是聚集性居住，
一个庄子就像小小的集镇，热闹。楼夏、
黄土沟、收成、沙庄的热闹与荡滩资源的
丰富有一定关系。

人们称在荡区生活的人叫荡里人。
小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这人哪里
的？荡里的。荡里的人野呐。这野字有
能吃苦敢闯的意思。不少荡里长大的孩
子会编蒲包、芦席，打蒲黄，班上有家境不
好的男同学，早上捉了黄鳝上街赶早市卖
了才上学，期待读书改变命运。我们现在
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是兴趣班、补习班，斯
文且柔弱。相比之下，这样的野中有一种
可贵的生命力，就像沈从文先生《边城》中
的翠翠。

“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这在荡区是
深有体会的。以前的荡多是野荡，越往里
走越见幽深，一种青翠的、清新的、沁人心
脾的绿，无尽绿，炎热的夏季更觉清凉，但
若一个人进荡，却有点害怕，太旷太幽深
了。荡边的泥洞里有翠鸟出入，它的巢就
筑在水边。白骨顶鸡、红骨顶鸡头上的冠
很醒目，一看就知道，它们不怎么畏人。
学名苍鹭的鸟死守在水边，船经过时也一
动不动，乡民们也因此给它取了一个生动
的名字：青桩，像打下去的木桩一样。现
在的人很熟悉的白鹭，乡民叫它们水沃
子，发“wa zi”的音。还有震旦鸦雀，一
种很有荡区特色的鸟儿，靠芦苇才能活
命，鸟窝也筑在芦苇秆上，如果芦苇全部
砍完，它的生存便有了危机，现在的芦苇
使用量不大，震旦鸦雀也多了起来。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荡边的诸多细
节与风光，细细想来有一种朴实且丰富的
智慧。写下这篇文字时，我更想写下敬畏
二字，对自然生生不息循环的敬畏。

我的家乡在黄河故道的北岸，那里有
透着清香的土地，那里有灰蒙蒙的土墙、
麦秸秆苫的草房，更有清一色古铜色脸的
老乡，整个村庄就像一幅不着色彩的素
描，简单柔和、淳朴可亲。

每到春天，黄河故道两岸的芦苇荡在
沉寂一个冬天后，蓄满了能量。在春风的
呼唤下，在春雨的滋润中，加之春日阳光
的无限柔情，千万株芦苇像无数的绿箭破
土而出，生机勃发，和岸边的野草一道为
两岸铺就一片墨绿。那清凌凌的黄河故
道像玉带飘向远方，两岸的芦苇，如翡翠
镶边，为黄河故道增添一份妩媚。

随着气温上升，万千芦苇蓬勃生长，
站在近前，好像听到它们纷纷拔节的声
音。苇叶越来越长，芦苇越长越高，直指
天空。阳光一照，苇叶散发出一大片一大
片的银光，分外耀眼；风儿一吹，苇叶摇
曳，发出哗哗的声响，好似情侣们的悄悄
话。此情此景怎能不引来野鸭？它们穿
梭在浅水间，你不必担心它们会撞上芦
苇，它们轻车熟路，来去洒脱，好像外出不

久的本地人，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坑
一塘。此情此景怎能不迎来鸟儿在此安
家落户？循着“柴刮刮”悦耳的歌声望去，
它们一身灰色，显得很土气，长不足两寸，
却灵活快捷，一会儿跳到这一根芦苇上放
一嗓，一会儿跳到那一根上唱一曲，压得
芦苇枝叶乱颤……

随着苇叶不断长长长宽，我和伙伴
们剥下苇叶，随手一卷，绿色的土制管乐
器出现在每个人的手中。大家鼓起腮帮
子，学着艺人们吹奏，芦苇合奏曲便响在
黄河故道的两岸，响彻故乡的天空。这
高亢、悠远、寂寥的乐声，是我们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故乡孩子们最喜欢、最难忘
的神曲了。它代表着一种乡愁，代表着
一个时代，每每想起这种声音，自然而然
就会想到自己的根在故乡，就有一种回
家的冲动。

芦苇在不断长高，芦花也应季而生。
芦花灰白中带有少许红色，像一个个害羞
的小姑娘，腼腆可人。初始的芦花很嫩很
嫩，油亮油亮的，像涂上了一层油，摸上去

细腻柔软，还带有一阵阵清香，淡淡的，甜
甜的，轻轻地进入你的鼻，进入你的口，就
像在品尝一杯绿茗，虽淡却意蕴深远！

端午节前夕，那时还很年轻的妈妈用
采来的苇叶包了一锅糯米粽子，揭开锅
盖，一股清香氤氲在整个屋里。粽子吃起
来，香甜软糯，至今难忘。

秋天，芦苇黄了，芦花白了，万千朵芦
花在枝头摇曳，绵延不绝几十里，如雪花
纷飞。

风儿吹来了，也吹起花儿们的美梦，
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乡亲们的草鞋，为乡亲
们御寒保暖；梦想着自己能成为床上的毛
毯，给两岸乡亲带来温暖，带来美梦……

修长坚韧的芦苇也做了梦，梦见乡亲
们把它们带回家，经过加工，成为囤粮的
集子，成为夏天消暑的凉席，成为冬天御
寒的门帘……

今天的黄河故道两岸已不再有当年
的芦苇荡，但芦苇在历史上给两岸人民带
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却永远印在乡
亲们心中。


